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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携电视剧《繁花》引爆
2024开年剧集市场。有评论盛赞《繁
花》是电视剧艺术孤峰，抬高了电视
剧生产的艺术标准，引发了人们对电
影导演入局电视剧的关注。据了解，
2024年还有一些电影导演将执导电
视剧作品，如张艺谋执导《英雄联
盟》，申奥编剧、执导《新生》，陈嘉上
执导《风月不相关》等。而《漫长的季
节》《繁花》等剧，均曾在电影院开展
过放映活动。这似乎预示着剧集的
电影化将迎来新的发展。

历史回顾：
影视的合流与分离

从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来看，电
视剧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剪不
断理还乱。在如今观众的既定认知
中，电视剧基本等同于电视连续剧，
其实不然。早期电视剧由于受到技
术条件的限制只能采取直播形态，基
于“一镜到底”的要求进行艺术创作，
彼时尚未形成独立的电视剧艺术观
念，因此在实践上向广播剧、话剧、电
影等临近艺术借鉴经验就成为必然
选择。录播技术成熟后，20世纪80
年代陆续出现的《南行记》《女记者的
画外音》《希波克拉底誓言》《蹉跎岁
月》《今夜有暴风雪》等优秀的单本剧
或短篇电视剧，主要是借鉴电影的美
学观念进行艺术创作。这一时期即
使在电视连续剧的生产制作上，也基
本沿着电影的模式来进行，最典型的
当属《红楼梦》，历时三年拍摄的时间
跨度，和王家卫的《繁花》有某种历史
性的呼应意味。之后随着电视媒体
迅速发展成为社会第一传媒，从
20世纪90年代《渴望》开始，中国电视
剧逐渐形成了以电视连续剧为主体
的美学样态和制作模式，正式成为与
电影并驾齐驱的独立艺术门类。但
电 视 与 电 影 并 没 有 彻 底 分 家 ，
CCTV6电影频道就是这样一个交互
平台。在这一平台上，还形成了电视
电影这种新的电影存在形态。

另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电
视剧成为强调彼时刚设立的广播电
视艺术学学科合法性的关键部分，
其中，电视剧与电影的差异更是讨
论的靶心。该领域的学者甚至提出
谁能说清楚两者之间的差异，谁就
解决了学科建设中的“哥德巴赫猜
想”，客观上也助推了电视剧与电影
的分离。但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认
为，同属于视听艺术的电视剧与电
影，在艺术手段和语言上并不存在
根本上的不同，认为影视应该合流
而不是分离。而从电影的角度来
看，在当时很多电影从业者心中，两
者的差异论证尚未关乎到电影的创
作实践。本体上，大银幕和小屏幕
存在着艺术等级的差异；受众上，电
视剧与电影体现着传播分流的现
实。

电影导演拍电视剧并不是
新鲜事

电影导演拍摄电视剧引起观众
关注的，最早似乎源自两位第五代
女导演李少红和胡玫。李少红以

《雷雨》《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等作
品引领了电视剧作品的风格化发展
浪潮。胡玫则以《雍正王朝》《汉武
大帝》《乔家大院》等作品成为历史
剧的弄潮儿。事实上，电影导演拍
摄电视剧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同
为第五代导演的陈凯歌，早在1984
年因《黄土地》而声名鹊起的时候，
就在同一年拍摄了电视剧《强行起
飞》，并获得第五届中国电视剧飞天
奖优秀电视剧奖。同年，郭宝昌也
以《爱在酒家》以及《爱在故乡》进入
电视剧领域，他从1991年执导历史

剧《淮阴侯韩信》就开始全面转向电
视剧创作，创作了近 20 部电视剧，
并以《大宅门》一剧蜚声中外。第三
代导演的代表性人物谢晋，在1988
年就曾参与执导电视系列剧《聊
斋》，后来又分别执导了《三言二拍》

《大上海屋檐下》《牵手人生》等电视
剧作品。此外，吴子牛导演过《天下
粮仓》《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冯小
刚执导了《北辙南辕》《回响》。

一些更年轻的电影导演，也曾
转向电视剧以等待时机重回大银
幕，如管虎。他在早期导演的电影
作品未获市场良好反响之后，在
2002—2009年间连续拍摄了《黑洞》

《冬至》《七日》《生存之民工》《活着，
真好》《沂蒙》等多部电视剧作品，
2009年后再次回归大银幕，此后在
2017年又拍摄了网络剧《鬼吹灯之
黄皮子坟》，并监制了“鬼吹灯”系列
剧集。近年来有更多导演开始涉足
电视剧。王小帅2021年执导了悬疑
题材网络剧《八角亭谜雾》，陆川
2023年编剧并执导了电视剧《非凡
医者》，路阳2022年执导了古装悬疑
剧《风起陇西》。同时，在2024年的
待播剧名单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张
艺谋、曹保平、陈思诚、曾国祥等知
名导演执导或监制的剧集作品。

由以上可知，电影导演拍摄电
视剧并不是一个近年来才出现的新
鲜事，而是犹如草蛇灰线，一直潜藏
在影视行业中间，只是未曾成为一
个现象被大众所关注到。王家卫的

《繁花》作为一个高辨识度的样本，
使得这个现象被突出出来，成为大
家热议的话题。

面向未来：
剧集与电影的融合共生

电视剧与电影的分别，既来源于
两种艺术样态的差异，更来自基于不
同媒介技术的大银幕和小屏幕传播
样态和产业生态的分野。而当下，以
数字技术和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媒
介融合，已经逐渐消弭了两者在艺
术、传播样态和产业生态上的底层差
异（《繁花》的主要制片方就是上海电
影集团），从而提供了剧集和电影之
间融合共生的广阔空间。

剧集电影化，首先是影像品质
的电影化。由于技术不同，电视剧
和电影长期以来存在着影像质量的
巨大差异，实际上很难达到“制作精
良”的要求。而当下，如果不考虑成
本因素，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在技
术和播出层面的标准同步已经不存
在任何问题。因而剧集的电影化更
好地回应了广大观众对高品质影像
剧集作品的需求。

剧集电影化，也是艺术品质的电
影化。电影和剧集，存在时间长度的
巨大差异，因而也带来“连续性”上的
不同追求。电影要在极有限的时间
内完成故事讲述、人物塑造和情感传
达，一般而言必须高度凝练，单位影
像画面的信息和美学含量存在多重
叠加，并且节奏快，因而更像是文化

和艺术上的“千层饼”，经得起，也需
要观众反复观看品味解读。而电视
剧由于集数多，十倍甚至几十倍于电
影，并在生活场景中被接受，因而更
长于对长时段历史与日常生活故事
娓娓道来般的讲述，不太在意影像画
面本身。剧集的电影化，就是通过借
鉴电影化的影像叙事手段，提高电视
剧影像画面的艺术和文化含量，使得
剧集画面成为除了信息传递之外具
有更多美学扩展性的时空综合体，形
成“有意味的形式”，以满足审美品位
不断提升的观众对剧集艺术品质的
高要求，也是对电视剧“艺术精湛”标
准的回应。大众对《繁花》的画面和
镜头语言的津津乐道就很突出地体
现了这一点。

剧集电影化，还是美学风格的
电影化。与电影相比，作为完全依
赖于市场的剧集生产更少个人色
彩，也就是说其作者性更弱。电视
剧导演很难形成像电影导演一样强
烈而独特的个人美学风格。但在媒
介融合语境下，电视剧类型化发展
带来了更强的分众化效应，给剧集
的风格化提供了更多可能空间。王
家卫的电视剧《繁花》删减了原作中
复杂的人物关系、空间场景和历史
信息，加以简化提纯，以1993年前后
为核心时间点，以和平饭店总统套
房、黄河路至真园、进贤路夜东京为
核心场景，以阿宝与玲子、汪小姐、
李李为主要人物关系线，生成阿宝
成为宝总的商业励志传奇故事。这
一改变让电视剧失去了小说的那种
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故事内容上也
变得不那么王家卫，却获得了走向
观众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电视剧
艺术样态对导演构成了一种约束。
虽然这样的故事在电视剧中也实属
常见，但观众对王家卫的《繁花》却
欲罢不能。其中的“咪（味）道”究竟
在哪里呢？这就是作为电影导演的
王家卫赋予电视剧的魅力：它创造
了一个王家卫式的恍惚迷醉的上海
影像世界，形成了与《花样年华》等
电影系列的风格一致性，符合观众
对王家卫作品的美学期待。也就
说，《繁花》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独特
性，哪怕这是想象的独特性。

另外，在剧集电影化之外，事实
上也同步存在电影剧集化的现象，
有法国学者就曾明确提出“电视剧：
电影的未来”这一命题。一方面，当
前电影越来越长，并且形成了系列
化的产业样态。比如，拼盘式的《我
和我的祖国》系列；连续化的《志愿
军》系列；IP 化的《唐人街探案》系
列等等。另一方面，电影作为IP进
行剧集转化的情况也成为常态，如

《唐人街探案》就被拍成过电视剧。
因此，面向未来，剧集和电影之

间当然仍会存在某种程度的界限，
但也有更多融合共生的空间。也许
未来我们没有必要再谈剧集电影化
或电影剧集化的问题，但我们还是
会知道，谁是剧集，谁是电影。

（文汇报 张 斌）

剧集电影化：回归还是新潮？

电视剧《一路向前》日前于
CCTV8 黄金档开播。作为一部
攸关国家记忆的主旋律作品，该
剧从选材到拍摄都凸显了历史、
文化层面的重要意义。

《一路向前》由著名导演习辛
执导，李健、练练、张粟领衔主
演。以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
条铁路——成渝铁路为背景，以
主人公罗向前等第一代铁路开路
先锋的英雄事迹为主线，深情回
顾成渝铁路修建史，充分展现了
13万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崇高精神。

“一部电视剧所散发出来的

‘彼时氛围感’是极其重要的，剧
中人物与时空的关系，要靠精准
的服、化、道来辅助衬托，尤其是
人物所处的建筑环境，它看似无
言，实则处处都在发声。”导演习
辛表示。据了解，小到一张地图、
一沓信纸、一纸画报、一件蓑衣和
一面商户幌子，大到一排排茅草
泥屋、十数间石头房子、上百支旧
时枪械，《一路向前》使用的各种
服装、道具等物件合计6万余件。
这些严格按照史实所调用的景和
物，为《一路向前》的“彼时氛围
感”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每日新报 王轶斐）

攸关国家记忆

《一路向前》央视黄金档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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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作家刘震云出版新
作《一日三秋》，以故乡延津为背
景，讲述了主人公明亮出走又回
归的人生故事。鼓楼西戏剧继成
功将《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
金莲》搬上舞台之后，又集结顶尖
创作团队推出舞台剧《一日三
秋》，打造“刘震云舞台三部曲”。

《一日三秋》已入选北京市
“大戏看北京”文艺孵化平台精品
创作项目。该剧在北京建组、排
练和预演之后，已启动全国巡演，
金秋时节将重返北京演出。

幽默又魔幻很有吸引力

曾成功执导舞台剧《我不是潘
金莲》的青年导演丁一滕，再次结
缘鼓楼西和刘震云，受邀执导《一
日三秋》。他表示，自己在《一日三
秋》刚出版时就看了小说：“震云老
师之前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为基
底，而《一日三秋》中的魔幻色彩，
很有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特
性，让人感觉很惊喜，也很憧憬把
它改编成舞台剧会是什么样子。”

在丁一滕看来，《一日三秋》
多义性、多维度形成的开放性题
材，具有很多的可能性，“它的维
度很广，涉及人、鬼、仙、怪、牲畜
等各个维度的探讨和转化，这对
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一日三秋》中有一个重要的
设定：在延津待了三千年的花二娘
喜欢去人的梦中讨笑话，若做梦人
讲出笑话，花二娘便送一个柿子；
若做梦人讲不出笑话，便需背着花
二娘去喝胡辣汤，而一旦背上花二
娘，就会被花二娘压死，因为她是
一座山。“笑话”在这里充满了隐
喻，似乎是一种人生态度——若能
笑对人生，就会找到出路。

“花二娘、樱桃、孙二货等角
色，我都觉得很有意思。最打动
我的还是明亮。”丁一滕说，明亮
身上呈现出来的时间感和命运感
很容易让人共情，可能每个人都
像明亮一样，生活中都是鸡毛蒜
皮的小事，没什么鸿篇巨制发生，
但他平凡的一生过得还是挺惊心
动魄的。“所以我感觉这部作品是
每一个平凡人的心灵史诗，每个
人心里头一辈子的那点事，汇成
了这样的一部戏。”

演员跨界带来很多惊喜

为了创作《一日三秋》，丁一滕
和整个剧组跟随刘震云远赴延津
采风，还提出了“延津宇宙”的概

念。“‘延津宇宙’并不是指某一个
具体地点，而是一个虚拟时空。它
是延津，又不只是延津，每个角色
都被包含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

《一日三秋》阵容强大，汇聚了
舞蹈演员唐诗逸，音乐剧演员徐均
朔，话剧演员李腾飞、张晔子、李
奎，艺能人金广发，戏曲演员冯田、
姜博等不同领域的优秀演员。丁
一滕认为，现在戏剧可能缺少的就
是真正从实际创作层面打破不同
门类艺术之间的界限，将不同艺术
门类的美学融合在一起，实现创新
和突破。“这种蒙太奇般的组合和
碰撞本身就是一种惊喜，创作中也
带给我很多刺激。”

“我们并不是生搬硬套把他们
在自己领域的东西拿过来，让他们
在戏里唱个歌、跳个舞，而是大家
一起去完成一次剥离，每个人都会
在其中得到一种蜕变。”丁一滕说。

慢下来看看窗外的风景

《一日三秋》的创作带给丁一
滕很多新的快乐和感受。他坦
言，在导演了《我不是潘金莲》之
后，自己进入到一种比较安全的
舒适状态，“这个时候就需要一部
作品来突破这个瓶颈，《一日三
秋》就是这样的作品。”

“戏剧对于我来说到底是什
么？它在我人生当中占据着什么
样的位置？它是一时三刻的？还
是一日三秋的？”刚跨过30岁的丁
一滕也会问自己，“这些问题让我
对职业和人生产生了新的思考。
这种思考也来源于这部小说本身
以及这部舞台剧的创作过程，所
以这部戏对我很重要。”

（北京日报 王 润）

《一日三秋》是平凡人的心灵史诗


